
B9大公園􀰙責任編輯：孫嘉萍

節
前
，
河
南
省
鶴
壁
市
市
行
政
服
務
大
廳
裡
，
來
辦
事
的
人
排
成
長
隊

，
可
有
個
叫
郝
林
廣
的
科
長
卻
蹺
着
二
郎
腿
嗑
瓜
子
，
優
哉
游
哉
，
十
分
愜

意
。
這
段
視
頻
被
放
在
網
上
後
，
引
起
軒
然
大
波
，
網
民
紛
紛
跟
帖
指
責
，

單
位
頭
頭
坐
不
住
了
，
被
迫
出
面
解
釋
說
，
郝
科
長
有
很
嚴
重
的
糖
尿
病
，

﹁如
果
不
吃
東
西
，
就
會
暈
倒
﹂
。
此
言
一
出
，
輿
論
嘩
然
。
結
果
，
郝
科

長
被
給
予
行
政
記
大
過
處
分
，
所
在
單
位
被
通
報
批
評
。

嗑
瓜
子
可
以
說
是
中
國
的
國
粹
，
無
論
男
女
老
少
都
喜
歡
這
一
口
，
林

語
堂
在
《
人
生
的
樂
趣
》
一
文
中
，
就
列
舉
了
捉
蟋
蟀
、
嗑
瓜
子
、
賭
月
餅

、
辦
燈
會
、
焚
淨
香
、
吃
麵
條
、
射
文
虎
、
養
瓶
花
、
送
禮
祝
壽
、
互
相
磕

頭
、
生
孩
子
、
睡
大
覺
等
百
餘
項
國
人
的
人
生
樂
趣
，
嗑
瓜
子
就
是
其
中
頗

為
重
要
的
一
項
。
打
麻
將
時
，
串
門
聊
天
時
，
外
出
看
電

影
、
看
戲
時
，
家
裡
看
電
視
時
，
參
加
婚
宴
時
，
都
是
嗑

瓜
子
的
極
好
機
會
，
一
心
二
用
卻
毫
不
彆
扭
。
即
便
是
一

些
名
人
也
不
能
免
俗
，
蕭
紅
筆
下
，
魯
迅
先
生
就
經
常
嗑

瓜
子
，
左
手
拿
煙
，
右
手
拿
瓜
子
，
很
是
協
調
。
毛
澤
東

、
朱
德
、
周
恩
來
們
在
延
安
窰
洞
時
，
也
曾
邊
商
量
事
情

邊
嗑
瓜
子
，
主
要
是
南
瓜
子
，
有
時
還
有
點
花
生
，
一
些

軍
國
大
計
就
是
在
嗑
瓜
子
時
完
成
的
。
那
時
畢
竟
是
草
莽

時
期
，
領
袖
肚
子
裡
缺
油
水
，
嗑
瓜
子
也
能
多
少
增
加
點

營
養
，
聊
勝
於
無
。

最
喜
歡
嗑
瓜
子
的
是
東
北
人
。
一
到
冬
天
，
天
寒
地

凍
，
啥
活
也
幹
不
了
，
一
家
老
小
就
窩
在
屋
裡
﹁貓
冬
﹂

，
通
常
是
一
邊
嘮
嗑
一
邊
嗑
瓜
子
，
一
天
下
來
，
得
嗑
上

一
大
簸
箕
。
東
北
不
產
西
瓜
，
嗑
的
是
葵
花
籽
，
那
玩
意

兒
油
性
挺
大
，
嗑
半
天
瓜
子
飯
都
不

想
吃
了
。
南
方
人
則
喜
歡
嗑
西
瓜
子

，
最
出
名
的
是
安
徽
蕪
湖
的
﹁傻
子

瓜
子
﹂
，
其
創
始
人
年
廣
久
因
鄧
小

平
多
次
在
高
層
提
及
並
收
入
《
鄧
小

平
文
選
》
而
聞
名
全
國
，
號
稱
﹁中

國
第
一
商
販
﹂
。
如
今
，
各
地
還
都

能
見
到
﹁傻
子
瓜
子
﹂
分
店
，
只
是

生
意
沒
過
去
那
麼
火
了
。

不
過
，
大
雅
之
堂
，
莊
嚴
之
地
，
嗑
瓜
子
還
是
有
些

不
合
時
宜
，
也
有
失
身
份
。
看
到
一
條
消
息
，
湖
南
婁
底

衛
校
有
幾
個
學
生
在
課
堂
上
嗑
瓜
子
，
老
師
也
沒
批
評
，

而
是
自
掏
腰
包
買
一
百
斤
瓜
子
，
罰
學
生
坐
在
教
室
外
的

走
廊
上
嗑
瓜
子
，
不
嗑
完
不
能
上
課
。
學
生
不
守
規
矩
，

這
老
師
也
夠
奇
葩
，
所
以
這
條
消
息
在
網
上
也
傳
得
挺
火

。
還
有
人
在
公
交
車
上
嗑
瓜
子
，
這
本
就
不
太
合
適
了
，

把
瓜
子
皮
扔
一
地
就
更
是
有
違
公
德
了
。
蘇
州
一
公
交
車

上
就
有
這
樣
一
位
男
子
，
嗑
瓜
子
亂
丟
皮
，
身
旁
小
伙
讓

他
別
亂
丟
，
﹁瓜
子
男
﹂
並
未
聽
勸
告
，
反
倒
出
言
不
遜

，
無
理
取
鬧
，
最
後
這
位
小
伙
忍
無
可
忍
，
出
拳
暴
打
瓜

子
男
。
打
人
固
然
不
妥
，
但
有
時
候
對
那
些
惡
劣
之
人
沒

別
的
辦
法
，
還
就
得
以
毒
攻
毒
，
所
謂
﹁惡
人
還
須
惡
人

磨
﹂
。嗑

瓜
子
也
是
個
﹁技
術
活
﹂
，
手
要
巧
，
牙
要
好
，
國
人
無
論
男
女
都

能
無
師
自
通
，
笨
手
笨
腳
的
歐
美
老
外
就
學
不
會
。
我
教
書
的
學
校
有
幾
個

外
教
，
一
起
出
席
婚
宴
時
，
看
着
中
國
同
事
們
嗑
瓜
子
怡
然
自
得
的
樣
子
，

很
是
羨
慕
，
可
試
了
幾
回
都
不
成
，
最
後
乾
脆
放
棄
了
，
說
是
比
學
用
筷
子

還
難
。
怪
不
得
老
外
看
比
賽
時
，
從
不
見
有
人
嗑
瓜
子
，
都
是
一
人
一
桶
爆

米
花
，
吃
起
來
省
事
，
不
需
要
任
何
技
術
含
量
。
或
許
是
人
種
有
別
，
但
凡

那
些
大
刀
闊
斧
的
活
計
，
人
高
馬
大
的
老
外
就
有
優
勢
，
而
幹
一
些
精
雕
細

刻
的
事
情
，
還
是
短
小
精
悍
的
中
國
人
更
擅
長
。
所
以
，
中
外
交
流
那
麼
多

年
了
，
中
國
熊
貓
、
功
夫
、
餐
飲
、
麻
將
、
儒
學
、
兵
法
等
都
走
向
世
界
了

，
唯
獨
嗑
瓜
子
這
項
絕
技
還
是
﹁待
字
閨
中
﹂
，
想
想
也
挺
有
意
思
的
。

住宅附近
回收禮品的商
店，前些年我
曾進去過一次
。回收的無非
是大中華、小

熊貓、五糧液、茅台酒以及冬蟲夏草
之類價格不菲卻又不宜珍藏的高檔禮
品，此類東西，人家多得來不及享用
，方才折價讓你回收。比這珍貴的禮
品──諸如金銀珠寶，古董古玩，名
人字畫──可以保值升值，不會過期
作廢，也就不會在禮品回收店現身。
與五糧液、茅台酒、冬蟲夏草、名人
字畫的價格暴漲一樣，這種禮品回收
店的出現，也是送禮之風熾熱的一個
表徵。

有人調侃，中國不是 「禮儀之邦
」嗎，這就是 「禮儀之邦」的特色。

中國確是 「禮儀之邦」，這種 「
禮品回收店」之類的怪象也很可能為
我們中國所特有。 「禮儀之邦」之 「
禮」，卻並非只是禮金禮品之禮，更
非大禮厚禮之 「禮」。《儀禮．聘禮
》曰： 「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
。此處所說的 「幣厚」之 「幣」與 「
財侈」之 「財」，都被用作禮品禮金
之 「禮」的， 「殄」與 「傷」對應，
乃滅絕之謂。意思是說，唯其禮之 「
厚」與 「侈」而有 「傷德」、 「殄禮
」之害。可見國人動輒大 「禮」厚 「
禮」，其實是極其不 「禮」的。《論
語．陽貨》曰： 「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用
現在的話說，就是： 「禮呀禮呀，難

道只是玉帛之類的禮器嗎？樂呀樂呀，難道只是鐘鼓
之類的樂器嗎？」在孔子看來，玉帛鐘鼓，只是禮樂
的一種載體，一種物質形態，他更看重的是這種物質
形態所承載的道德與禮制，這是他要 「克己復禮」之
「禮」。孔子以畢生精力推崇 「先王」之 「禮」，旨

在尊君治民。所以， 「禮」的物質載體不必過於看重
，恰恰相反，無論 「幣厚」還是 「財侈」，都只會 「
傷德」 「殄禮」。即從儒家 「治國平天下」的視角而
論，大禮厚禮也並不合 「禮」。

在人際關係中，物質形態的 「禮」，則是情義的
一種載體， 「禮輕情義重」，人們看重的是 「情義」
。禮重了，傷的或許正是情義。尤其是給掌握着某種
實權的官員送禮，十有八九，都有一定的功利目的，
這種大禮厚禮，承載的就不是什麼情義，而是利用對
方權力的期盼與無視對方人格的潛意識，在客觀上還
會陷對方於不法不義。後漢時的王密贈送楊震的 「禮
」是十斤白銀，夠厚夠重的，楊震卻因此而感到遺憾
感到失望，他覺得王密在骨子裡低看了自己的人格操
守。如此大禮厚禮，豈不應了 「幣厚則傷德，財侈則
殄禮」的古訓？《禮記．曲禮》有言： 「禮尚往來，
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若是本
來沒有 「往來」的，突然冒出 「禮」來，而且是大禮
厚禮，則更容易使正派人警覺。

在官場之上，並非都是像楊震這樣的正派人；在
禮制之中，歷來都有 「進貢」一說，藩屬對宗主國呈
獻禮品為 「進貢」，臣民對君主呈獻禮品也叫 「進貢
」，迎來送往之時，還有公款饋贈的陋習，於是，那
些與行賄無異的大禮厚禮也就混雜其中。舉個例子，
南宋的韓侂胄權重一時，韓某生日， 「百官爭貢珍異
」，趙師夷以一個 「上綴大珠百餘顆」的粟金蒲桃小
架 「財壓百官」。韓侂胄有四位愛妾，有人獻北珠冠
四頂，韓某尚有準愛妾十人，趙師夷又獻北珠冠十頂
。 「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如此這般
，送禮者得官，收禮者得財，可謂各得其所，哪裡還
顧得上什麼 「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你的禮送
得薄了輕了，人家或許還心犯嘀咕，說你拿他當猴耍
呢！

這種寡廉鮮恥的謬種流傳，延綿不絕，而且官風
殃及民風，只要心有所圖或有求於人，人家老人做壽
新人結婚兒媳生崽孫子升學以至本人生病住院，都是
送禮的極好時機，逢年過節更不必說，想送禮的恰似
八仙過海，都能投其所好送出新意。不送或送得不到
位，心裡不踏實呀。

送禮之風近年來有所收斂。五糧液、茅台酒的價
格正在回落，住宅附近的 「禮品回收店」已適時消失
。但我發現，一家店舖門口 「回收冬蟲夏草」的電子
廣告仍在閃爍，不知透露着什麼信息。

註：此文中趙師夷之 「夷」字，乃同音替用。此
字為上下結構，上為睪，下為廾，須造字。

春晚未拉開帷幕時
，網上已有數據顯示，
劉德華的 「顏值」最高
。我等老派，一時不知
這 「顏值」究竟為何物
。上網一查，方知這詞
原來是從東洋飄來的，

且早已空降，只是當初沒在意。
漢字的 「臉」，在日文中寫作 「顏」， 「顏

值」就是容顏指數，用來表示人物漂亮與否、公
眾喜歡與否的程度。說白了，就是給臉蛋打分。
據說，人人網曾推出一款名為 「向右」的社交軟
件，根據用戶所接受到的 「無感」和 「喜歡」的
數量，計算出該用戶顏值的高低，並以排行榜的
形式公布於眾。儘管這詞兒聽起來有點陌生，有
些怪異，但在網上的出現頻率卻很高。

漢語特別是古人行文，不怎麼做實數據，通
常只是概略地描述事物，如萬里無雲、千秋大業

、百代過客、十分風光等等。形容女子容顏，則
稱 「頗有幾分姿色」。如，《紅樓夢》中的嬌杏
，在賈雨村眼裡 「雖無十分姿色，卻亦有動人之
處」。不過， 「顏值」的用場，並非單指女子，
男子也在評測之列。如今是大數據年代，類似 「
顏值」這樣的小數據也跟着時髦起來。用數據說
話，似乎比形容詞的公信力高一些。

從網文報道來看，這 「顏值」大多用於那些
出鏡率高的公眾人物，特別是文體明星，也不單
指五官漂亮、形體標致，還包括魅力和人氣。作
為一個五十出頭的實力派藝人，劉德華的顏值之
所以高，不是因為他形體有多威武，容貌有多英
俊，而是因為他演技好、台風正、人氣旺，又是
個影視歌都有造詣的多面手。他的優勢在氣質，
在聲望，在於勤奮不惰的敬業精神。

漢語中，顏與面意思相通，常常連用，所謂
「顏面」。那麼，顏值是不是就等於面值呢？當

然不是，但也不是一點干係都沒有。顏值高的明

星，其身價也高，而當紅明星的身價通常是由 「
吸金」的面值來衡量的。身價的要素不一，有年
收入、總資產、出場費、轉會費、片酬等等。演
藝明星是這樣，體育明星是這樣，商業大亨也是
這樣，每個年度都有身價排行榜。福布斯甚至還
為過世明星排身價。福布斯頒布的二○一四年已
故明星收入排行榜，流行音樂之王米高．積遜，
以年收入約一點四億美元的身價榮登榜首，是每
年榜上有名的 「貓王」的三倍，成為最能吸金的
已故明星。

至於那些排行榜的精度如何，有何意義，不
是本文的話題，姑且不論，這裡只想說明，顏值
與面值不過是一時的外在評價，真正能在人生價
值排行榜上永遠飄紅的，最終還是那些流芳百世
的德藝雙馨者。今年央視春晚堅持不用格調低俗
的節目和道德瑕疵的演員，大概也是出於這樣的
考慮吧？

今年春節，我並未同家
人守在電視前，邊看春晚邊
聊天。多倫多沒有太濃的節
日氣氛，即便是唐人街，也
不見張燈結綵放鞭炮的熱鬧
，至多只是飯館裡添多了幾

桌食客而已。離鄉遠，難免後知後覺。那日在內地
網站和論壇閒逛，我才知道今年的 「春晚」又一次
成了眾人的 「話靶」。

「又愛又恨」這詞恐怕可以用來形容不少人對
於央視春晚的觀感。不看不跟着主持人倒數吧，好
像不算過了年；看吧，又委實無趣。三十二年來，
這盤雞肋一次次地被擺在家家戶戶團年飯的餐桌上
，愈發讓人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央視春晚的
YouTube官方頻道上，用了幾個 「最」（播出時間
最長、演員最多和收視率最高等）來介紹這場一年
一度的全民歡慶。可鑒於中國的人口基數，這些 「
最」實在並不怎麼值得驕傲。很多時候，我們春晚
當成包餃子、打牌和聊天侃大山時的 「背景音」，
偶爾地，瞟一眼張震的八極拳，聽一句馮鞏說 「我
想死你們了」。那麼多年過去，觀看這樣一場時長
五個小時、以火紅開場以熱鬧結束的晚會之於你我
，已然成了一種 「慣性」。吐槽也好，讚賞也罷，

都多少有些混不吝大咧咧。大過年的，別那麼較真
兒，是吧。

可今年，偏偏有人嚴肅地跟這些混不吝大咧咧
叫起板來，矛頭直指春晚小品中的女性形象。小品
《喜樂街》中，賈玲和瞿穎一女漢子一女神的形象
戳痛了不少女性主義者的敏感神經；莫文蔚那首《
當你老了》中，將對於男女愛情的懷想莫名引入對
母親和母子關係讚美抒情的語境中，似乎女性最安
全最值得稱頌的角色便是賢妻良母回歸家庭；最嚴
重的要數馮鞏的小品《小棉襖》，調侃什麼不好，
偏偏拿過 「剩女」這個題目做文章。一時間，不單
女權主義者對 「二手貨」這樣的刺耳稱謂不忿，連
平素對那些插科打諢抱持中立態度的觀眾，笑得也
有些尷尬了。似乎，腿長身材好的女人，充其量只
是男權審視和慾望投射的載體；而粗獷豪放些的，
又成了異性調侃嘲諷的對象。而且，最令女性觀眾
忿忿不平的，是晚會導演恰好也是一位女性。這種
來自同性的壓力，似乎比來自異性的，更讓人難以
忍受。

其實，春晚歷年的小品和相聲中，對於弱勢群
體的嘲諷並不少見，既有地域成見（北方人傻大粗
南方人小心眼兒），也有對於殘疾人身體（盲、聾
、啞和瘸等）毫不留情地嘲弄。似乎，除了對非主

流的挖苦和對主流的盲目崇拜，某些小品和相聲演
員們再找不到任何足以惹人發笑的主意了。如是媚
俗（kitsch）的語境一旦建立，觀眾的審美和對於 「
幽默」的認知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響，漸漸淡化嘲
笑和挖苦的負面效果，也難免將 「不合理」視為 「
無傷大雅」或 「無關痛癢」了。有專欄作者撰文，
試圖將這些 「不合理」合理化，說什麼在一個男性
地位和自信始終偏低的國度， 「就算有那麼一些（
針對女性的）歧視，也當作是他們的心理補償吧」
。你看，一個 「就算」一個 「吧」，分明又是混不
吝大咧咧的態度。可偏有專欄作者回應，處處戳中
要害，將 「大男子主義審美」駁得體無完膚。有趣
的是，兩篇文章竟在同一網絡平台刊發，也算是 「
時代進步」的一個小實例了。

其實，歧視與否，對錯好壞，都超出了單個群
體的可控範圍。十三億人的口味，想借由一場晚會
調和，太難。若拋開成見和刻板印象種種，拋開家
國和諧皆大歡喜的敘事，春晚對於個體和社群的意
義，還在於它記錄了某一年甚至某一時代的風貌，
令到若干年後回首往事的我們，多了某種關乎個人
而非指向集體的感慨和寄託。每年春晚前場內團隊
的煞費苦心，我尊重，畢竟任何一場遊戲，都有它
的規則。而春晚後場外觀眾的吐槽倒彩，我也樂見
，畢竟任何批評，都要付出時間和精力。場內場外
互動空間的日益擴展，遠非壞事。如果有一天，看
過春晚後的你我已然無力或不屑吐槽，那才真正是
春晚團隊值得擔憂的時候。

有本書名叫《誰動了我的奶酪》，說的是珍視
的 「奶酪」被拿走後，人們的種種反應。若將今年
春晚部分小品中對女性的嘲諷比作 「取走」了她們
的奶酪（如尊嚴和自信等），那這樣的 「拿走」如
果能引來關注甚至不安慌張，也不失為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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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桃北柳」 話年畫 許 揚

有個笑話說，顧客問老闆
，你這牛肉麵裡怎麼沒牛肉？
老闆回答，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難道老婆餅裡有老婆嗎？笑
話麼，無非是逗樂，現實生活
中大約不會有這樣的老闆，也

不會這樣回答問題。可類似的事情還是有的，而且挺
鬧心。比如這食品，標明檸檬味、柑橘味、草莓味等
字樣的飲料或糕點，不見得真含有水果的原榨汁液，
可能是香精之類的添加劑勾兌出來的。勾兌就勾兌吧
，只要不害人就行。但涉及到人和事，出現類似的反
常現象，就令人擔憂了。

「清水衙門」這個詞，原指油水少的官署，後來
延伸到一些社會事業部門和單位，例如，教育、科研
、醫療、殯葬、環保等。而今這些領域的腐敗現象卻
頻發，且案值也不低。民政局、扶貧辦應該說是清水
衙門吧，可如今竟有剋扣或挪用扶貧款的現象發生。
於是人們就說， 「清水衙門沒清水」，或者說 「清水
衙門水不清」。就拿高校來說，腐敗現象不僅普遍而
且嚴重。不論是地方院校還是軍事院校，也不論是官
辦院校還是民辦院校，都不再是一方淨土。套用上面
的句式， 「淨土領域無淨土」。去年的《黨風廉政》
雜誌披露，在廣東高教系統幾起腐敗案被偵破之時，
發生在北京、南京、大連、陝西等地高校的腐敗案也
頻頻曝光。招生腐敗現象尤為突出。新華網的一條消
息說，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因涉嫌受賄
罪被逮捕，據稱涉案金額高達上千萬元。

近年來，腐敗現象正向一些人心目中的 「清水衙
門」蔓延，甚至成了腐敗 「重災區」。這說明，公權
力只有 「大小」之分，而無 「有無」之分，只要有公
權力存在，只要監管不嚴，有些人就會想方設法撈 「
油水」。由此可見，這一看似反常卻正常的現象，解
決的根本辦法仍然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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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賈玲（左）和瞿穎在小品《喜樂街》中演出 （網絡圖片）二○一五年央視春晚開場 （網絡圖片）


